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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事件影响下的民族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再探究

——以羌族音乐的保护与传承为例
1

王 哲

【摘 要】：非常规突发事件通常会对区域的社会文化环境产生巨大冲击与破坏，导致具有显著地域特征的民族

文化遗产在危机后的长期保护与传承面临严峻挑战。羌族音乐是羌族特有的文化符号，也是我国西南地区特有的民

族文化遗产，汶川大地震对羌族人口聚居区域的破坏也给羌族音乐这一文化形式带来了重创。在震后羌族音乐的保

护和传承问题上，“文化游牧”“感情漂移”和“文化夷平”是当下所面临的主要难题。在当前的时代环境下，对

以羌族音乐为例的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一方面需要学界的积极引导和激励，让广大羌族民众产生自我文化认

同，充分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自觉地进行文化保护；另一方面，政府应当发展民族经济，处理好新媒体时代文

化的传承和创新、保护和发展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其在传承保护民族文化中的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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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文化遗产资源大国，截至 2017 年 7 月，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认定，中国世界遗产已达 52 项，

其中世界文化遗产兄项、世界自然遗产 12 项、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 4项。
①
此外，“截至 2015 年末，国务院共公布了 1372

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文化部共认定了 1986 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②
其中，西南地区

的世界文化遗产有云南的丽江古城、四川的青城山-都江堰和峨眉山-乐山、西藏的布达拉宫等等。这些文化遗产往往分布在西

部具有独特景观的山地，也正是西部独特的山地景观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文化，造就了今天独特的文化遗产。然而，由于地质

活跃，这些地域又是自然灾害的多发区域。由此，这一区域所汇集的文化遗产资源也容易遭受到灾难性突发事件的严重破坏与

影响，特别是近年来一些灾难，其发生前兆不充分，具有明显的复杂性特征和潜在的次生衍生危害，对自然及社会的整体破坏

性严重。典型的如2008年的汶川特大地震，给该地区的生态环境和居民尤其是羌族人的生活和民族文化带来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时至今日，大地震已经过去 9年，基础设施及产业重建工作已经进人尾声，但文化遗产的恢复与重建工作仍然任重道远。

文化遗产是综合了自然、社会与经济因素的一种独特区域文化，作为一个区域甚至国家的重要文化符号而对区域发展意义

重大。
③2
但同时它对自然环境、经济、政治、社会等诸多外部因素具有高度依赖性和敏感性，因而文化遗产区在恢复重建的较长

过程中，其社会生态结构会在灾难影响下产生文化扭曲，造成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面临严峻挑战。羌族是我国最古老的民族

之一，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被民族学界称为“民族的活化石”，汶川特大地震使羌族文化遭受到巨大冲击和破坏，令世人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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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认识到非常规突发事件给文化遗产的保护带来的影响，因此在震后较长时间，关于羌族的文化传承与保护一直是国家和学术

界关注的话题。

根据笔者的文献查阅，汶川地震前有关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相对较少，并且主要以羌族文化的综合性研究为主。
①
震

后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研究数量较地震前有大幅度增长，且多集中于研究羌族文化的保护传承与灾后重建。例如，有学

者整理了震后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现状和取得的成效，同时也指出了目前遗产保护工作中所存在的诸如缺乏有效的“供

血”机制、缺乏文化认同感、规划与政策体系不完善、灾后重建与文化空间重建的矛盾冲突等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②
有

学者从政府、教育、传媒、民众等多个层面，对灾后羌族音乐的保护措施进行了深入的探析。
③
也有学者从羌族音乐发展现状出

发，结合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紧迫性问题，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保护措施。
④
总体来看，震后学者们更倾向于对羌族

文化的保护与传承进行对策性研究，尽管取得了很多重要成果，但仍存在不足，如总结性、描述性的研究居多，专门性、深入

性的研究相对较少，在羌族文化的传承和保护研究上没有公认的模式或切实可行的方法，研究者多立足于宏观角度来阐述。

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文化重建是一个民族的根脉所系，它的重要性甚至越过了经济重建。
⑤
羌族文化遗产区的恢复和重

建实践，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以此为案例进行深人挖掘与研究在当下仍然必要。羌族音乐是羌族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负载着羌族人世代的集体记忆，是羌族社会心理的外在体现，也是其智慧的结晶和历史进步的标志。作为

一种珍贵的非物质文化资源，对于民族民间音乐的保护与传承，实际上是对民族文化遗产保护的具体表现。因此，本文在已有

研究的基础上，仍以羌族音乐为例，进一步探索地震后羌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

一、羌族民间音乐旳社会文化价值

“羌”是中国历史久远的社会族群，殷商甲骨文中已经有关于羌的记载。
⑥
而当今的羌族是古代羌支中保留了其民族文化和

羌族族称的一支，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绵阳市雅安地区为羌族在四川的主要分布区，现有人口约为

32 万。
⑦
在历史演化过程中，羌族浓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和鲜明的民族特色，在语言、服饰、习俗、礼仪、节庆、传统艺术、音乐

舞蹈、手工技艺、饮食、村落布局、民居建筑等诸多生产生活方式中充分展现出来，其中羌族的民间音乐是伴随着羌民族的历

史变迁逐渐形成的，具有完整而系统的表现形式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其音乐形式非常丰富，主要有多声部民歌和民间器乐，是

羌族文化的重要象征。

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来看，羌族民间音乐与羌族的社会环境存在着不可分离的互动关系。人类在生产劳动中积累了知识与

经验，演化为各种组织与制度并形成文化体系，凭借这一文化体系进一步认识和利用外部环境，并在其的指导下维持生存和协

同发展。
⑧3
羌族民间音乐是羌族人民在其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形成的文化资源，生动地保留了羌族人民的生存状态、生产和生活风

俗、伦理观念、社会形态、自然认知与宗教信仰。无论是多声部民歌还是古老的羌笛，都是羌族人民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和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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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中共同创造的，羌族社会与环境的互动和适应是形成羌族民间音乐的基础。羌族的民间音乐反映了羌族社会所处的自然环

境与生态关系，展现出了羌族社会多元化的生活面貌和民族性格。因此，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视角来看，羌族民间音乐包含着

丰富的历史、文化、审美、伦理资源，具有认识历史、传承文化并创造经济收益等功能。
①
而这也决定了羌族民间音乐具有多方

面的社会文化价值。

二、非常规突发事件对民族文化的影响及羌族民间音乐保护的困境

（一）非常规突发事件对民族文化的影响

区域文化禀赋所蕴含的地域历史、传统、民俗与艺术已成为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文化的发展会进一步强化地域文

化的自我认同，从而使区域的发展充满生机和活力。
②
汶川大地震作为非常规突发事件的典型，直接影响到区域自然环境和社会

结构，导致了对羌族文化承载的破坏和对民族地域性格的重创，将不可避免地对羌族地域文化发展产生深刻而长远的影响。本

文认为，发生在民族地区的特大灾害事件对民族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文化承载和地域性格两方面的重创。

首先，对民族文化承载的破坏。由文化资源、文化承载者及其影响力共同形成的文化景观，是民族区域赖以持续发展的基

本要素，然而特大灾害事件会打破民族区域中的族群之间及其与外部世界的共同体关系。民族区域文化的多样性、文化生态空

间的完整性以及文化资源的丰富性遭到重大破坏，会使该区域重新确立新的文化生态空间，这将导致受到特大灾害事件重创的

民族被迫经历一次“文化游牧”和“感情漂移”。
③
如果文化承载度不能承受这样的灾难性打击，如图 1所示，区域文化将遭受

到一次摧毁性的“文化夷平”。
④
其次，对地域性格的重创。历史、文化、环境、气候、居住等因素的差异，导致民族间各自不

同的性格和地域社会生态。有研究者指出，灾难性打击事件有可能导致受难民族对其民族文化和环境整体精神风貌的一种全方

位、全局性的形象感知，产生错位或者误判。
⑤4
表现在汶川特大地震中，伴随羌族文化所遭受到的重创和破坏，其民间音乐也会

经历“文化游牧”“感情漂移”和“文化夷平”而沉浮。因此，本文认为民族地区因特大灾害事件所致的“文化游牧”“感情

漂移”和“文化夷平”及其相关研究，当是震后民族音乐文化保护与传承的重要课题之一。

图 1非常规突发事件对民族文化的影响

根据文化生态学理论，文化的基础层面、社会组织层面和精神层面共同建构起一个多层次体系。重大自然灾害突发事件导

致民族生存的外部环境发生巨变后，民族文化的基础层面会首先发生改变以适应外部世界的变化，进而社会组织层面和精神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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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文化体系会发生相应变化，造成民族分布变迁和生计方式产生相对剧烈的改变。在此演化过程中，正是民族文化的能动适

应特性最终使其适应环境变迁和生计方式的转变。
⑥
从文化结构角度进行观察，突发的汶川特大地震作为一种外部施加于羌族的

强大力量，对羌族整体的生存环境、生计方式和发展方式造成了巨大冲击，
⑦5
环境的巨变导致族群的迁移和文化的客居，形成文

化的游牧和感情的漂移。在这一过程中，族群文化的主观能动适应性会对文化与环境变迁产生决定性影响，如果族群文化的主

观能动适应性缺失或者不足，将导致其族群文化的夷平。因此，对文化夷平的干扰与积极影响就成了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关键路

径。

（二）大地震造成的羌族民间音乐保护困境

汶川大地震前，关于民族民间音乐的保护与传承问题，学界已有探讨。如，有学者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一些优秀的民间音

乐文化已经在一些区域开发负面影响的冲击下逐步消失或变质。
①
只不过由于这种变化主要具体表现为民间音乐文化的同化和民

族音乐文化的商品化，
②
相比非常规突发事件所造成的影响而不易被人察觉罢了。羌族音乐作为民族音乐文化的一种，情况也是

如此。有研究者指出：“羌族传统音乐文化在藏汉音乐文化的夹缝中仍然保持了独特古老的风格，但在西部大开发的浪潮下，

它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广。”
③6
比如，由于羌族聚居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独特的人文风情，“藏羌风情线”系列旅游景点

是阿坝自治州旅游开发的重要资源，旅游业的发展对羌族民间音乐文化的保护与发展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使古老封闭的传统

音乐文化获得新的活力，但外来音乐文化的冲击，以及羌人自身在文化产业化的过程中对羌族音乐有取舍的传承，又使民族特

色成为一种表演而丧失其自然状态，形成了在现代语境下对羌文化保护、传承的一个悼论。也就是说，民间音乐的保护问题始

终存在于社会文化的变迁中，而如汶川特大地震这样的非常规突发事件又使这些问题在短时间内更加集中、尖锐，给民间音乐

遗产的传承带来长期的威胁和挑战。

就羌族的民间音乐而言，它不仅是羌族重要的文化符号，负载着羌族的价值取向，同时作为人类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它

也成为世人共同的精神财富。目前，以“羌笛的演奏及制作技艺”“羌族多声部”“羌族羊皮鼓舞”为代表的六项羌族民间音

乐文化项目进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汶川特大地震给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带来灾难性的破坏，据统计，此次大地

震中共有 376 项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严重受损，包括 20 项国家级、88 项省级、118 项市级、150 项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羌族

传承人共有 12 人遇难、105 人受伤，其中不少是通晓羌语、羌族历史文化、羌族民间技艺的释比老人和艺人。
④
如羌文化及羌笛

乐曲研究专家谢兴鹏、北川县羌族民歌传承人计学文，以及曾在全国鼓舞鼓乐大赛中表演羌族铃鼓舞的羌族艺人都在地震中遇

难。此外，羌族民族民间音乐相关的羌族山歌、口弦、沙朗舞乐、羌笛演奏及制作技艺的重要实物、文字、图片和音像资料被

大量损毁。羌族音乐传人的伤亡、音乐文献的灭失及其音乐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遭到破坏，致使羌族音乐艺术到了生死存亡

的边缘。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作为一个没有文字的民族，文化传承人是其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和纽带。传承人的大

量伤亡，无疑增大了以羌族民间音乐为代表的羌族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的难度，而文化资料的大量损毁也给羌族民间音乐文化

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带来了巨大消极影响。

三、对羌族民间音乐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思考

                                                       
5
⑥杨庭硕：《地方性知识的扭曲、缺失和复原——以中国西南地区的三个少数民族为例》，《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 年第 2期，第的 65-66 页。

⑦王俊鸿：《试论少数民族灾难移民中文化变迁——以迁移初期的汶川地震异地安置羌族移民为例》，《贵州民族研究》2013

年第 1期，第 47 页。
6
①张 军：《对民俗旅游文化本真性的多维度思考》，《旅游学刊》2005 年第 5期，第 42 页。

②冯光钰：《保护中国民族民间音乐之我见》，《音乐探索》2003 年第 1期，第 24 页。

③路 瑜、李 珊：《从原生态民歌热看少数民族音乐的传承与发展——以羌族音乐文化的当代问题为例》，《音乐研究》2008

年第 3期，第 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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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问题，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文化的主体是人，文化价值是民族文化深层次的结

构与内核，是民族文化认同内在的关键动力，只有被本民族接纳并认同的文化，才可能被传承和发展。
⑤7
以羌族民间音乐的保护

与传承为例来说，首先应该做的是对羌民族“自我文化认同”的强化。

王明珂在其著作《羌在汉藏之间》中指出，“羌人”或“羌族”是一个在历史上模糊、变动、飘移的社会群体，中原华夏

族群对西部异族统称为“羌人”，近代在西方国族主义影响下“羌人”逐渐被建构为边疆的一个少数民族。到 20 世纪下半叶，

在民族政策和民族识别工作中，进一步被定格为 55 个少数民族之一。可见“羌族”并不是一个“自觉的民族”，无论过去还是

现在，广大羌人并不认为自己是同一个民族，也并不自称为“羌”。
①8

长期以来，汉、藏两大强势文化对羌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尽管地方性的文化差异也仍然存在，诸如语言上的变异、服

饰上的差别、风俗习惯上的不同等等，但羌人乐意接受汉人的行为和生活方式，不同聚居区的村民在认同大家都是“羌族”的

同时，也非常明确彼此间的区别。缺乏界定和解释羌文化以及认同羌族原生态文化的知识，“羌”文化主人翁的意识还相当淡

漠。
②
因此，只有当羌人重新认识和注意到本民族丰富、独特的传统民族文化的价值时，他们才会发现属于羌文化的核心要素，

骄傲地认同自己是“羌族人”，进而去找寻更多属于“羌族”的核心要素的文化，找到本民族的自信与自尊，平衡本民族文化

与其他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而才能传承与发展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因此，本文认为学术界和政府部门应该积极引导和激励，让

广大羌族民众产生自我文化认同，充分发挥他们主观能动性，自觉地进行文化保护，这样才能更好地把握羌人生活的真正需要

和精神价值，实现其包括音乐在内的民族文化的继承与创新。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应展开多形式、多渠道的保护模式。

首先，应该进一步加强对羌族民间音乐文物、典籍和音像、图片等资料的挖掘、收集、修复、整理工作，为保护工作和学

术研究提供参考依据，这是避免“文化夷平”的重要途径。其次，应加紧申报文化遗产名录，在加强文化资源系统梳理的基础

上，推出深度挖掘与开发相结合的羌族文化保护研究项目，并通过加大宣传力度，让羌族音乐等民族文化走出山寨，进而融入

表演、旅游以及参与性学习体验等文化产业之中去不断发展壮大。这是当前实际工作中尤为紧迫的工作，而我们也欣喜地看到，

从政府到民间组织，已经在努力地探索羌族民间音乐的保护模式，积极参与到羌族民间音乐文化的保护和传承的工作中。

2008 年 6 月 14 日，地震刚刚过去一个多月，由中国艺术研究院承办的“文化遗产日”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中，来自阿坝、

汶川、茂县、北川等地 23 位羌族艺人与其他 65 名四川民间艺人共同登台表演了羌笛演奏、羌族多声部民歌、羌族民俗歌舞、

羌族羊皮鼓舞等，引起公众及学术界的关注；接着在 7 月 23 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举行了“羌族文化数字博物馆”

的开通仪式，对于宣传羌族文化和下一步抢救保护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产生重要的影响；2008 年还成立了由 20 多位四川羌族人

组成的“羌山彩虹艺术团”，其中包括羌笛现今最年轻的传承人尔玛豪鹰，该团主要表演纳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口弦、多

声部合唱、羌笛等音乐形式，已经成为传承羌族音乐艺术的重要力量；2009 年 4 月 22 日，四川灾后首家羌族民间音乐传习所在

成都成立，
③9
音乐人汪静泉先生 30 年来在羌族山寨进行田野调查，收集并整理了数千首羌族古歌，他亲自教授年轻人学唱羌族

古歌，以音乐传习所的方式把古羌民歌还给羌族。可见预见，在未来羌族民间音乐文化传承的过程中，民间保护力量的涉入将

是有力和高效的路径。

四、新媒体环境下羌族文化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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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新媒体为人类社会带来了全新的信息传播方式，也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带

来了机遇和挑战。与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以其全方位、立体化和多元化的传播方式，成为了数字化时代重要的信息传播平台。

新媒体时代，多样化的传播媒介织造了一个庞大的信息传播网，人们足不出户即可通过电视、网络、手机等获取包括民族文化

在内的海量信息，在被选择关注方面，各民族文化境遇均衡。但受地理环境的限制，长期以来羌族文化并不被大众所熟知，直

到汶川地震之后，羌族的独特文化才被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关注。由于新媒体时代的文化传播形式日趋多样化，文化更新周

期越来越短，古老的羌族文化如果不拓展其传播方式和渠道，就会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甚至会在人类文化长河中逐渐消亡。

基于此，本文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建议。

第一，强化大众传播的文化引导作用，大力发展羌族的大众传播媒介，促使羌族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媒介生态健康合理运行。

大众传媒不仅可以拓展羌族文化传播的时空，改变传统的交流模式，推动和普及羌族本民族的文化教育，还可以沟通羌族社会

的意见，加强其内部社会生活的联系和协调，并通过共享外部的海量资源获得借鉴和发展的空间，为保护和传承羌族文化凝聚

共识和力量。因此，充分发挥好大众传媒的积极因素，吸引受众的注意力，树立正确的文化传播观，产生正面的示范效应，将

羌族传统文化和新型的民族文化融合，形成传统与时代特色兼具的全新羌族文化，是大众传媒给羌族文化带来的重大机遇。

第二，政府需要处理好新媒体时代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保护和发展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其在传承保护民族文化中的职能。

宣传是提升文化知名度的重要途径，新媒体因其传播优势已经成为信息宣传的主要渠道，政府应从战略决策的高度重视网络媒

介的作用，充分利用网络媒介宣传羌族文化，如创建羌族文化传播的品牌网站，以此宣传羌族文化，打造羌族文化品牌。

第三，发展民族经济，积极营造有利于羌族文化传播的环境。文化传播需要坚实的物质基础，政府应加大扶持力度，促进

羌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在提升羌族地区的整体经济水平的同时，还应着力发展教育，努力提高羌族人民的文化水平。这样既有

利于培养出一支肩负新时代羌族文化传承和创新、保护和发展任务的人才队伍，也便于在广大民众中普及信息网络现代化知识，

提高人们从网络中获取和传播信息的能力，全方位改善羌族文化的传播环境。在这方面，纳西古乐的保护与传承就是成功的范

例。云南省正是抓住了震后发展的契机大力开发丽江旅游业，挖掘出纳西古乐的价值，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从“业余”到“专

业”，良性的发展模式及其经济效益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到纳西古乐传承行列，使得纳西古乐不仅消除了消亡的危险，

还走出了一条文化产业的发展路径，并与丽江的旅游业形成互动，带动了丽江地方经济的发展。

总之，羌族民间音乐及其文化既是民族精神的载体，又是传统文化的象征，蕴含着弥足珍贵的精神价值与文化价值。而汶

川特大地震给羌族民众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对其民族文化形成重创。这个古老热情的民族仅仅依靠祖祖辈辈的口传心授已经不

能应对重大灾难事件的毁灭性打击，我们应该进一步抓住灾后重建的机会，如四川幸福美丽新村建设中的文化建设机遇，借鉴

成功范例，进一步采取积极的、有针对性的对策，把握时代与技术进步的契机，探索出有效的长期机制，更好地保护和传承羌

族民族文化，使羌族民间音乐继续成为丰富我国民族音乐的重要华章，使羌族民族文化成为可以增强我国文化实力与认同的宝

贵资源。


